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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
不亂
方 芳

奧
斯
卡
頒
獎
禮
最
悅
耳
一

幕
，
是
流
行
歌
手Lady

G
aG
a

為
經
典
歌
舞
片
︽
仙
樂
飄
飄
處

處
聞
︾(T

he
Sound

ofM
usic)

五
十
周
年
紀
念
的
致
敬
表
演
，

獻
唱
茱
莉
安
德
絲
在
該
片
的
多
首
經
典
金
曲
。

有
了
這
一
環
節
，
驚
覺
歲
月
無
聲
，
竟
已
五

十
年
過
去
。
寧
靜
的
奧
地
利
阿
爾
卑
斯
山
林
湖

泊
、
優
美
的
電
影
歌
曲
旋
律
，
令
電
影
成
為
經

典
中
的
經
典
，
該
片
中
，
安
德
絲
飾
演
溫
婉
親

切
的
家
庭
女
教
師
瑪
利
亞
一
角
，
令
世
人
深
深

着
迷
半
個
世
紀
。
我
們
這
代
人
，
看
了
該
片
無

數
次
，
但
每
次
重
看
都
饒
有
趣
味
。

然
而
，
電
影
藝
術
並
非
是
事
實
的
全
部
。
英

國
報
章
報
道
，
電
影
女
主
角
原
型
瑪
利
亞
的
兒
子
，
在
其

新
書
中
指
出
，
他
的
外
祖
父
母
早
喪
，
母
親
瑪
利
亞
童
年

並
不
愉
快
，
跟
隨
暴
力
的
舅
父
居
住
，
因
而
形
成
強
悍
的

性
格
，
難
纏
兼
霸
道
。

電
影
雖
然
以
瑪
利
亞
的
故
事
為
藍
本
，
但
很
多
情
節
都

與
原
型
事
實
不
符
。
瑪
利
亞
的
兒
子
說
，
在
電
影
中
，
瑪

利
亞
離
開
修
道
院
到
男
爵
家
當
家
庭
教
師
，
相
信
當
時
修

院
的
修
女
，
對
其
母
親
的
離
開
感
到
很
高
興
；
又
如
他
們

逃
避
納
粹
時
，
並
非
如
電
影
般
徒
步
逃
到
瑞
士
，
而
是
先

乘
火
車
到
意
大
利
，
再
轉
船
到
美
國
。
當
年
︽
仙
樂
飄
飄

處
處
聞
︾
拍
攝
時
，
故
事
原
型
的
瑪
利
亞
，
對
拍
攝
諸
多

意
見
，
指
指
點
點
，
十
分
難
纏
。

當
然
，
電
影
只
是
虛
幻
的
綜
合
藝
術
，
不
必
對
真
實
深

究
，
但
奧
斯
卡
的
電
影
人
，
總
愛
將
自
己
代
入
虛
幻
的
電

影
故
事
，
在
頒
獎
禮
上
以
其﹁
救
世
者﹂
的
姿
態
，
大
談

政
治
、
種
族
和
人
權
。
今
年
的
頒
獎
禮
，
有
美
國
電
影
人

在
台
上
讚
揚﹁
香
港
人
走
上
街
頭
爭
取
人
權﹂
，
究
竟
香

港
人
走
上
街
頭
爭
甚
麼
權
？
相
信
這
些
美
國
電
影
人
對
此

一
知
半
解
，
總
之
上
街
抗
爭
反
政
府
，
就
可
與
他
們
的
電

影
掛
鈎
了
，
是
否
太
簡
單
和
無
知
？

奧斯卡的政治

中
國
有
八
大
菜
系
，
排
第
九
位
的
是
食
堂

菜
。
港
人
對
食
堂
沒
有
太
多
認
知
，
內
地
人
沒
有

不
知
道
食
堂
的
。
最
近
，
北
京
人
民
藝
術
劇
院
有

齣
新
戲
上
演
，
叫
做
︽
食
堂
︾
。
講
述
北
京
首
都

鋼
鐵
公
司
，
簡
稱﹁
首
鋼﹂
的
食
堂
裡
發
生
的
故

事
。
結
構
有
點
像
︽
茶
館
︾
，
根
據
不
同
年
代
、
不

同
時
段
的
特
殊
性
，
講
述
了
一
個
食
堂
裡
的
人
和
事

的
變
化
，
最
後﹁
首
鋼﹂
從
北
京
搬
遷
了
，
食
堂
也

賣
掉
了
。

︽
食
堂
︾
的
票
房
還
不
錯
，
因
為
這
個
名
字
很
吸

引
，
三
十
年
前
，
內
地
幾
乎
所
有
企
業
、
單
位
、
學

校
都
有
食
堂
。
食
堂
的
好
與
壞
，
是
衡
量
一
個
單
位

的
重
要
標
誌
，
吃
的
飽
、
吃
的
好
、
有
營
養
、
夠
便

宜
是
宗
旨
。
中
餐
品
種
太
多
，
味
道
太
雜
，
好
吃
的

中
餐
料
理
很
難
在
大
鍋
菜
中
做
出
來
，
於
是
八
仙
過

海
各
顯
其
能
，
各
個
食
堂
總
結
出
很
多
做﹁
大
鍋

菜
﹂
的
經
驗
。

中
國
菜
講
究
刀
工
、
火
候
，
食
堂
的
大
鐵
鍋
都
是

二
米
多
寬
，
炒
菜
用
的
鍋
鏟
是
鐵
掀
，
大
廚
站
在
灶

台
上
揮
舞
鐵
掀
，
菜
在
腳
下
翻
滾
，
豪
氣
衝
雲
天
。

鍋
大
料
也
多
，
比
如
炒
牛
肉
，
牛
肉
和
綠
菜
的
比
例

是
二
比
一
，
一
百
五
十
公
斤
的
牛
肉
需
要
青
菜
七
十
五
公
斤
、

二
十
公
斤
醬
油
。
京
葱
爆
羊
肉
，
要
先
把
百
公
斤
羊
肉
洗
淨
分

成
大
塊
，
下
鍋
煮
半
熟
起
鍋
，
把
大
骨
頭
剔
掉
再
切
片
，
加
上

數
十
公
斤
的
葱
薑
，
據
稱
這
樣
的
做
法
可
以
去
膻
，
保
證
口

感
。
食
堂
還
要
根
據
不
同
的
時
期
更
改
菜
譜
，
像
經
濟
困
難
時

期
，
大
食
堂
要
素
菜
葷
做
。﹁
獅
子
頭﹂
裡
是
芋
頭
、
蘿
蔔
和

麵
粉
，
把
蘿
蔔
煮
熟
，
在
絞
肉
機
中
打
成
肉
泥
後
，
和
芋
頭
、

麵
粉
和
在
一
起
，
裹
出
獅
子
頭
的
大
小
，
用
油
鍋
炸
再
燉
。

﹁
松
子
肉﹂
用
的
主
料
是
乾
絲
、
豆
腐
、
榨
菜
；﹁
米
粉
肉﹂

則
是
土
豆
片
和
大
米
。
有
道
菜
叫﹁
四
喜
大
肉﹂
，
白
豆
乾
一

百
二
十
五
斤
、
嫩
豆
腐
一
百
五
十
斤
、
豆
油
二
十
斤
和
醬
油
二

十
斤
。
菜
名
很
好
聽
，
可
用
料
中
根
本
沒
有
肉
。

上
百
公
斤
的
量
，
給
多
少
人
吃
呢
？
最
少
千
人
。
筆
者
曾
經

做
過
工
人
，
去
過
像
北
京
重
型
機
械
廠
、
起
重
機
廠
、
第
一
機

床
廠
、
焦
化
廠
等
大
型
工
廠
，
這
樣
的
大
工
廠
，
廠
裡
能
走
火

車
、
降
飛
機
，
工
人
上
萬
，
每
個
工
廠
的
食
堂
都
有
十
幾
個
，

開
飯
像
集
會
一
樣
熱
鬧
氣
派
。
有
本
書
叫
︽
公
共
食
堂
大
食

譜
︾
，
收
錄
食
堂
大
鍋
菜
二
百
多
種
，
講
了
許
多
鮮
為
人
知
的

食
堂
故
事
，
編
著
者
竟
然
是
南
京
大
學
，
高
等
院
校
編
寫
大
鍋

菜
食
堂
還
是
第
一
次
聽
說
。

︽
食
堂
︾
的
劇
作
者
可
能
沒
看
過
那
本
書
，
沒
有
過
過
大
工

廠
的
生
活
，
只
描
述
了
幾
個
做
食
堂
廚
師
的
人
物
發
生
的
小
故

事
，
忽
略
了
千
軍
萬
馬
的
大
工
廠
背
景
，
顯
得
不
夠
氣
派
，
也

就
失
去
寫﹁
首
鋼﹂
食
堂
的
特
殊
之
處
。
倒
是
可
以
拍
個
電

影
，
展
示
那
難
得
一
見
的
食
堂
場
面
，
舞
台
劇
畢
竟
受
局
限
。

有台戲叫《食堂》

問
我
電
影
︽
仙
樂
飄
飄
處
處
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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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點
至
吸
引
我
？
是

山
。奧

地
利
西
部
貼
近
瑞
士
東
部
，
阿
卑

爾
斯
山
環
繞
樂
聖
莫
札
特
故
鄉
、﹁
音

樂
之
城﹂
薩
爾
斯
堡
的
山
坡
頂
巔
，
透
過
電

影
畫
面
加
上
永
恆
不
變
的
感
人
樂
章
，
猶
記

童
年
首
次
欣
賞
，
安
德
絲
飾
演
野
性
見
習
修

女
奔
向
山
坡
，
向
群
山
高
歌
音
樂
之
聲
。
那

刻
，
我
愛
上
阿
爾
卑
斯
山
，
也
愛
上
這
套
電

影
。
跟
不
少
當
年
小
影
迷
一
樣
，
餘
生
不
斷

一
看
再
看
這
套
老
少
咸
宜
合
家
歡
，
我
，
看

了⋯
⋯

不
下
五
十
次
！

薩
爾
斯
堡
也
一
再
前
往
旅
遊
，
最
近
的
一

次
，
是
去
年
︵
二
零
一
四
年
︶
二
月
底
。

多
奇
妙
？

電
影
的
台
灣
中
譯
名
沒
有
香
港
般
傳
神
，

但
︽
真·
善·
美
︾
三
個
字
正
正
道
出
這

戲
的
底
蘊
。

今
年
︽
仙
樂
飄
飄
處
處
聞
︾
推
出
五
十
周

年
，
為
誌
喜
慶
重
新
發
行
，
猶
幸
男
女
主
角
：

八
十
三
歲
基
士
杜
化
龐
馬
和
七
十
八
歲
茱
莉
安

德
絲
仍
然
健
在
，
龐
馬
一
生
舞
台
事
業
卓
越
，

年
前
更
以
八
十
高
齡
獲
奧
斯
卡﹁
最
佳
男
配
角

獎﹂
，
安
德
絲
亦
舞
台
生
輝
，
老
當
益
壯
。
當

年
飾
演
貴
族
海
軍
上
校
七
名
子
女
七
位
童
星
齊

齊
整
整
，
屬
異
數
，
泰
半
荷
里
活
童
星
下
場
不
如
理
想
，

未
能
繼
續
童
年
影
響
力
。
大
明
星
如
茱
地
嘉
蘭
，
晚
景
淒

涼
；
像
朱
迪
科
士
打
紅
完
童
年
，
成
年
考
進
長
春
藤
大

學
，
念
完
大
學
，
更
晋
身
奧
斯
卡
金
像
影
后
少
之
又
少
。

不
少
撐
不
過
少
年
紅
，
然
後
銷
聲
匿
跡
，
最
終
吸
毒
酗
酒

墮
落
。
七
名
童
星
沒
行
差
踏
錯
，
有
人
轉
型
成
為
專
業
人

士
；
有
人
留
在
舞
台
，
雖
然
沒
大
紅
大
紫
，
然
安
守
本

分
、
平
安
大
吉
。
七
人
時
有
往
還
，
與
電
影
中
的
父
親
與

保
母
︵
後
母
︶
每
年
定
期
聚
會
，
非
常
難
得
。

那
山
，
將
我
往
後
喜
好
定
位
，
從
此
愛
山
，
樂
山
不

疲
！ 遠山的呼喚 此山

中
鄧達智

都
知
道
香
港
租
金
失
控
，
扼
殺

了
不
少
創
意
。
努
力
創
業
的
人
花

了
心
血
做
好
自
己
的
業
務
，
裝
修

店
舖
以
吸
引
欣
賞
自
己
的
設
計
和

產
品
的
人
。
唯
兩
年
後
租
金
倍

升
，
自
己
還
未
站
穩
腳
，
便
得
落
荒
而

逃
，
眼
巴
巴
看
着
用
心
的
裝
修
被
拆
卸

得
一
乾
二
淨
，
因
而
選
擇
工
業
大
廈
作

生
產
及
其
他
用
途
就
形
成
了
一
股
趨

勢
。我

拿
着
網
上
尋
取
的
住
址
，
往
荃
灣

工
業
區
尋
找
一
間
店
舖
。
這
小
店
展
示

自
己
從
世
界
各
處
搜
集
回
來
的
古
董
傢

俬
及
掛
鐘
，
顏
色
和
款
式
都
十
分
別

致
，
且
富
氣
派
。
別
期
望
你
可
以
在
這

裡
找
到
巨
型
水
晶
燈
，
我
說
的
氣
派
另

有
所
指
，
好
像
我
正
要
尋
找
一
盞
吊

燈
，
在
飯
桌
對
上
的
天
花
板
掛
上
。
店

舖
放
在
網
上
的
一
盞
六
頭
水
晶
燈
，
以
及
原
木
和

鋼
墜
，
形
狀
和
大
小
都
正
合
我
意
。
水
晶
燈
盞
實

而
不
華
，
上
窄
中
闊
身
的
燈
頭
是
傳
統
切
割
式
的

花
紋
，
圓
圓
的
形
狀
跟
褐
色
的
木
條
配
合
得
十
分

穩
妥
。
我
看
了
心
便
歡
喜
，
但
知
道
得
看
實
物
才

可
判
斷
。

走
進
店
裡
，
夫
妻
檔
用
心
地
介
紹
他
們
在
中
東

和
歐
洲
搜
羅
的
小
地
氈
，
以
及
泰
國
手
製
的
摺

床
、
餐
桌
和
椅
子
套
。
這
些
傢
具
不
少
是
從
古
董

店
購
買
回
來
再
轉
賣
的
，
為
的
是
心
頭
好
。
好
像

我
看
中
的
六
頭
水
晶
燈
，
掛
在
家
裡
，
遠
看
便
充

滿
想
像
：
從
前
把
它
掛
在
廳
上
的
德
國
人
家
可
有

甚
麼
故
事
？
那
個
安
置
它
的
廳
子
多
大
了
？
燈
下

坐
着
的
人
是
怎
個
模
樣
的
？
數
十
年
前
的
法
蘭
克

福
算
是
平
靜
安
穩
？
古
舊
傢
具
耐
人
尋
味
之
處
，

跟
故
事
是
分
不
開
的
。

為
甚
麼
香
港
人
都
把
傢
具
拋
到
垃
圾
站
，
沒
有

轉
賣
的
興
致
？
答
案
是
簡
單
的
不
耐
用
或
沒
有
設

計
水
平
。
像
我
這
樣
為
了
一
件
傢
具
尋
幽
探
秘
的

人
不
多
，
像
這
對
夫
婦
以
高
成
本
、
低
盈
利
做
搜

購
轉
賣
的
人
更
少
。
我
看
了
價
錢
打
趣
地
說
：

﹁
你
們
最
想
的
不
是
賣
貨
吧
，
不
過
找
個
藉
口
再

飛
出
去
購
物
尋
寶
？﹂
他
們
都
咧
嘴
笑
了
。

搜 寶 翠袖
乾坤
文潔華

墨
西
哥
政
府
宣
布
無
限
期
擱
置
其
墨
西
哥
城
︱
克
雷
塔
羅

高
鐵
項
目
招
標
，
本
來
志
在
必
得
的
中
鐵
建
再
次
被
扼
殺

了
。
墨
西
哥
所
宣
布
的
理
由
是
政
府
沒
有
金
錢
，
所
以
不
能

建
築
這
一
條
高
速
鐵
路
了
。

這
是
不
是
很
兒
戲
？
是
的
。
假
如
中
國
真
的
投
入
了
，
而

工
程
到
了
一
半
，
墨
西
哥
才
說
，
我
們
不
建
了
，
中
國
的
損
失
最

大
。
現
在
這
個
結
局
是
最
好
的
結
局
。

高
速
鐵
路
沒
有
建
成
，
牽
涉
兩
個
因
素
，
墨
西
哥
是
美
國
的

後
花
園
，
美
國
並
不
期
望
看
到
中
國
擴
大
在
墨
西
哥
的
影
響
，
高

速
鐵
路
是
一
個
科
技
的
標
誌
，
能
夠
不
採
用
中
國
的
技
術
，
避
免

中
國
擴
大
影
響
，
這
是
美
國
的
戰
略
利
益
所
在
。
湊
巧
地
，
墨
西

哥
總
統
被
反
對
黨
抓
住
了
一
些
在
上
任
前
的
貪
污
證
據
，
再
加
上

美
國
的
壓
力
，
他
不
能
不
取
消
招
標
，
他
以
為
進
行
第
二
輪
招
標

就
可
以
。
誰
都
知
道
，
西
方
的
好
幾
國
鐵
路
的
集
團
，
都
沒
有
可

能
標
出
底
價
低
過
中
國
的
公
司
，
成
為
了
陪
跑
的
配
角
，
所
以
最

好
的
結
局
，
就
是
無
限
期
押
後
這
個
重
大
的
工
程
。

第
二
個
原
因
，
墨
西
哥
可
能
真
的
沒
有
錢
。
墨
西
哥
遇
到
了

經
濟
不
景
氣
，
製
造
業
產
能
過
剩
，
美
國
大
量
入
口
墨
西
哥
的
加

工
業
的
產
品
，
現
在
美
國
人
大
大
減
少
消
費
，
墨
西
哥
的
經
濟
和

財
政
都
出
現
問
題
，
所
以
沒
有
錢
興
建
高
速
鐵
路
。
很
可
能
，
墨

西
哥
採
取
了
釣
魚
工
程
的
策
略
，
他
們
根
本
就
沒
有
錢
，
看
到
中

國
急
於
出
口
高
速
鐵
路
，
墨
西
哥
可
能
游
說
中
國
進
行
投
資
，
控

股
百
分
之
四
十
九
，
然
後
又
向
中
國
要
求
給
予
一
半
的
貸
款
，
這

樣
一
來
，
墨
西
哥
等
於
是
不
用
投
入
，
就
有
一
條
鐵
路
。
他
們
甚

至
要
中
國
背
起
了
投
資
方
管
理
和
營
運
一
樣
的
責
任
。
從
十
一
月

到
現
在
，
已
經
過
了
三
個
月
，
中
國
沒
有﹁
落
疊﹂
，
不
願
意
作

為
營
運
者
，
墨
西
哥
惟
有
宣
布
：﹁
我
們
根
本
就
沒
有
錢
，
現
在

經
濟
又
不
好
，
鐵
路
無
限
期
押
後
。﹂
這
就
是
說
，
到
中
國
有
興

趣
投
資
的
時
候
，
再
來
商
量
好
了
。

墨
西
哥
總
統
培
尼
亞·
涅
托
，
技
巧
相
當
純
熟
，
美
國
和
中
國

都
不
得
罪
。
分
開
兩
個
階
段
取
消
合
同
，
第
一
步
是
重
新
招
標
，
讓
中
國
不

要
太
失
望
。
過
了
三
個
月
，
進
入
第
二
階
段
，
改
變
策
略
，
說
：﹁
因
為
我

沒
有
金
錢
，
不
建
了
。﹂
把
這
條
高
速
鐵
路
最
後
改
變
為
束
之
高
閣
的
計

劃
。事

實
告
訴
我
們
，
在
國
際
上
進
行
投
資
，
怎
樣
熟
悉
對
手
，
怎
樣
了
解
當

地
的
國
情
，
怎
樣
避
免
承
包
工
程
最
後
變
成
了
投
資
者
，
又
由
投
資
者
變
為

苦
主
，
相
當
重
要
。
所
以
走
出
去
進
行
投
資
，
一
定
要
非
常
清
楚
當
地
經
濟

的
盛
衰
起
落
和
經
濟
周
期
，
要
知
道
作
為
建
造
者
和
供
貨
者
，
不
等
於
是
投

資
者
，
更
要
熟
悉
當
地
的
文
化
，
付
款
的
信
用
怎
麼
樣
？
如
果
說
中
國
經
過

談
判
或
者
法
院
的
訴
訟
，
向
墨
西
哥
能
夠
拿
到
一
千
四
百
萬
美
元
的
賠
償

金
，
已
經
是
很
好
的
結
局
。

墨西哥的鐵路怎樣收尾？

雙城
記

何冀平

古今
談

范 舉

元宵節是春節過後第一個節，也是傳統意義上
年的最後一天，又叫上元節。佛教有在正月十五
點燈供佛的習俗，按照中國民間的傳統，人們要
點起花燈，以示慶賀。一來是預示着年的結束，
二來也是驅逐邪祟，為來年的好年景、好運勢祈
福。在這圓月高懸的夜晚，人們還要千門開鎖，
出門賞月，燃放燈火，猜燈謎，吃元宵，閤家團
聚，其樂融融。
元宵節還是我國的情人節，古時女子受禮教的
約束不能隨便出門，但在元宵節這天不同，她們
可以和家人一起出外賞月、觀花燈，眉目含情。
這往往就被一點靈犀撞見，遂成為一段佳話。歐
陽修曾作詩曰「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
柳梢頭，人約黃昏後」；辛棄疾也有「眾裡尋他
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描
繪的就是元宵之夜的情景。古戲裡陳三和五娘便
是在元宵節一見鍾情，燈謎中也有宇文彥和影娘
在元宵節訂情的典故。
少不更事，不懂人間情趣，小時候我只喜歡吃
湯圓，盼着過元宵節。那幾天，母親會到市場上
買一些糯米，以及青蘿蔔和胡蘿蔔回來，等元宵
節的晚上大派用場。糯米的作用是用來磨糯米粉
做湯圓，蘿蔔是用來做燈，這是元宵節必備的兩
樣物件。那時經濟還很匱乏，由於原料的限制，
湯圓或許不做，但是糯米糕卻不可不吃。用糯米
粉加糖和麵，揉成餃子大小的麵團，壓扁成圓
形，用油煎出亮汪汪的金黃，既好看又好吃，軟
糯可口，非常香甜。
為了滿足我們的味蕾，這些瑣碎而又麻煩的程
序，母親每年都要去做一遍，從不抱怨。她把糯
米放在盆裡加水浸泡，隔幾分鐘後撈出晾乾，再
搬出一盤以手推拉的小磨磨糯米麵，用一柄圓圓

的細籮籮成粉，做成可以油炸的小甜餅，我們叫
做糯米糕的吃食，整個程序下來，得費去母親好
幾個夜晚。這些活要擱現在的我們去做，都覺得
太費事太麻煩，但是那個時代，母親從不覺得有
甚麼不妥，也從不讓人代勞，只是默默把事情做
完，讓大人小孩高興，而她自己也像順利完成一
項工作，若無其事地等待下一個元宵節的來臨。
那時不捨得點蠟燭，也很少能買到紅蠟燭，更
不可能有現在市場上賣的那種紅蠟做成、小巧而
美觀的蓮花燈、寶塔燈，母親的元宵節，永遠都
離不開蘿蔔燈。她把買來的蘿蔔洗淨，擦乾，切
段，用五分硬幣將中間挖空，顯現出蘿蔔燈的雛
形，再用小刀在邊緣上刻出大小一致的花牙，中
心插上一根捻了棉花的柴棒，倒上陳年不用的花
生油，一盞蘿蔔燈就托在母親修長的手上，像一
朵蓮花一樣，讓人聯想起動畫片裡的蓮花仙子，
在眼前躍然而出。
除了做花燈、做湯圓、炸糯米糕，元宵節的晚
上還要做一桌菜，這桌菜要全家人都坐下來，喝
酒聊天，吃幾枚軟而膩滑的元宵，品嚐一下炸糯
米糕，然後再將蘿蔔燈點燃，一家人十分虔誠地
往屋子裡、院子裡的門前門後送燈。看燈花在門
角一閃一閃，驅去夜晚的黑暗，便覺得讓人心
安。古人稱夜為「宵」，在這宵的夜裡，這萬家
的燈火彷彿就是一種吉祥、一種心靈的安然。
最有意義的是去軍屬和孤寡老人家裡送花燈。

元宵節期間，學校組織師生自己紮彩燈，點燃
後，敲鑼打鼓去村裡軍屬家裡送燈，見了長輩鞠
躬問好，把燈插在軍屬家的屋簷下、門口上。是
方方正正的紙燈籠，每一面上都畫上畫，有的是
蘭草；有的是梅花；有的也是竹或菊。聽老復員
軍人講戰鬥故事，心裡會升起無數的感動。

小時候，我們很少能看到規模很大的禮花，大
都是小孩子們玩的手花，大人偶爾也放幾次焰
火，且燃放的時間都很短暫，數量不及現在的
多。倒是看過人們跑旱船，一群清一色的男子，
年齡大約在二十至四十歲之間，把自己打扮成小
媳婦和老者，「小媳婦」點着腮紅，挽了髻，穿
着水紅的襖褲，胯上還兜着一副荷葉邊的旱船；
「老者」則一身粗布衣衫，腰裡裹着黃色的圍
裙，雙手「划槳」，在鑼鼓的點擊下一圈圈、一
輪輪地跑起來。其他人都是隨從一般，也穿得花
花綠綠，在眾人的圍觀下依次上場，腳下還不時
放幾串鞭炮，他們便在鞭炮聲裡跑得更歡了。
後來這種活動就多了起來，每到正月十五，不
管白天晚上，都有跑燈的人組織起來，到各單位
慶元宵，搞得一年比一年熱鬧。上世紀八十年
代，我們為了看焰火，不惜騎自行車跑十幾里到
一家單位看焰火，我們把自行車放在路邊一棵大
樹下，然後向看焰火的人群擠去，等我們看完再
去找自行車，發現車子座位上的皮革早就被炸得
面目全非，不光車座破損，樹下還留下了一地鞭
炮紙屑。從此，我對焰火敬而遠之，尤其是現
在，當節日過去，看到滿天的硝煙，滿地的紙
屑，心裡就有些不忍，覺得輕視了環衛工人的勞
動。焰火好看，可那些紙屑誰來清掃，沒有人為
自己燃盡禮花而去掃清滿地的紙屑，這是一個讓
人思考的問題。
那麼我就喜歡做蘿蔔燈，元宵節的晚上，點上

一盞盞燈為節日慶賀，無燈不歡笑，無燈不快
樂。在割燈、做燈的時間裡，還是和家人交流的
好時機，孩子們也喜歡和我一起做燈，一邊做，
一邊問一些有關正月十五元宵節的典故，我們講
一講故事，做一做燈，看一看元宵晚會，熱鬧的
一年就過去了。常聽人們說，年味淡了，可從沒
有人說元宵節的燈會沒有意義了。燈是人類對於
光明的追尋，是十五圓月時的每個人心靈的圖
騰。
我女兒三四歲時，母親幾乎把蘿蔔燈做成了工

藝品，不但做出各式各樣的形狀，還把花牙改進
成波浪形、蓮花瓣形等等，邊沿用三根繩子穿
着，繫在一根木棍兒上，看女兒在院子裡提着燈
跑來跑去，大家總是開心得不得了。那時候，我
一直以為美麗的蘿蔔燈是母親的發明，因為我還
沒在誰的手上看到過這麼藝術的蘿蔔燈。直到現
在，我都懷念兒時母親為我做的蘿蔔燈，懷念提
着燈出門送燈的元宵節。如今，母親都年屆八旬
了，還能夠自己做燈，不忘在元宵節時囑咐我們
買燈，她自己卻找機會下樓買幾根蘿蔔，悄悄做
幾盞蘿蔔燈。
一根蘿蔔切開後，中間的一段截下來做燈，那
蘿蔔的前頭和後尾就成了角料，母親利用蘿蔔尾
剁餡包餃子，把蘿蔔頭安在青花瓷盤裡，加上水
放在案上，不出幾天便生出一簇簇青翠的綠葉，
開出黃黃白白細碎而又清麗的花來，無論遠觀還
是近賞，真的就是一盆優雅的清供，讓人感到逸
趣頓生。紅色底座的是胡蘿蔔花，綠色底座的是
青蘿蔔花。而那上面的葉子，是一樣的青碧、一
樣的嬌嫩、一樣的楚楚動人。我們把這樣的花，
叫做元宵花。它開得那麼卑微，卻又那麼高貴。
母親說，它預示着生命的生機，預示着歲月的花
好月圓。我知道，元宵一過，春天也就來了。

元宵節的燈
百
家
廊

若

荷

新
春
期
間
，
一
家
人
踏
進
香
港
體
育

館
欣
賞
譚
詠
麟
演
唱
會
。
選
擇
譚
詠
麟

演
唱
會
的
其
中
一
個
理
由
是
無
論
家
中

任
何
年
紀
的
成
員
都
認
識
他
，
懂
得
唱

他
的
歌
和
喜
歡
他
。
他
這
個
優
點
相
信

並
沒
有
太
多
歌
星
同
樣
擁
有
，
無
論
是
在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開
始
聽
歌
，
到
今
時
今
日
在

唸
書
的
孩
子
，
總
會
懂
得
他
的
歌
曲
。
嚴
格

來
說
，
應
是
總
會
認
識
他
某
個
時
代
的
歌

曲
。
四
十
年
來
，
他
的
舊
歌
早
成
經
典
，
但

他
並
沒
有﹁
食
老
本﹂
，
繼
續
推
出
新
歌
，

於
是
很
多
家
庭
祖
孫
三
代
都
各
得
其
所
，
各

有
熟
悉
的
歌
曲
。

進
場
後
，
發
覺
這
個
演
唱
會
跟
以
往
的
有

很
大
的
不
同
：
沒
有
四
邊
觀
眾
的
舞
台
，
觀

眾
都
坐
在
三
邊
和
舞
台
下
的
中
央
。
舞
台
的

面
積
很
小
，
像
小
學
生IQ

題
問
一
個
正
方
形

切
去
一
角
還
有
多
少
個
角
般
，
切
了
四
周
的

一
小
部
分
搭
成
舞
台
，
舞
台
設
計
更
將
整
隊

樂
隊
置
放
在
舞
台
上
。
舞
台
小
了
，
演
唱
者

走
動
的
範
圍
少
得
多
了
，
舞
蹈
員
的
數
目
也
少
了
，
可

供
跳
舞
的
空
間
自
然
非
常
有
限
。
整
個
演
唱
會
以
四
季

為
主
題
，
分
為
四
個
環
節
，
每
個
段
落
開
始
時
，
都
會

將
譚
詠
麟
預
先
錄
影
好
的
長
長
說
話
播
出
，
這
都
是
前

所
未
見
的
安
排
。

噢
！
我
們
都
緬
懷
譚
詠
麟
在
偌
大
的
四
邊
舞
台
上
邊

跑
邊
唱
，
全
場
均
是
現
場
演
出
，
他
與
觀
眾
打
成
一
片

的
演
唱
會
啊
！

不
過
，
當
冷
靜
下
來
，
我
了
解
到
其
實
我
們
很
想
抓

緊
的
是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的
情
懷
。
那
個
年
代
香
港
彷

彿
所
有
東
西
都
在
其
巔
峰
似
的
，
例
如
樂
壇
中
至
今
仍

是
最
殿
堂
級
的
歌
手
，
最
經
典
的
歌
曲
、
最
值
得
回
味

的
流
行
曲
表
演
都
屬
於
那
個
年
代
。
早
前
在
網
上
流
傳

﹁1985

年
勁
歌
金
曲
頒
獎
禮﹂
的
開
場
表
演
正
好
印
證

這
個
說
法
，
那
場
表
演
由
譚
詠
麟
、
張
國
榮
、
許
冠

傑
、
梅
艷
芳
、
林
子
祥
、
張
學
友
等
多
位
亮
晶
晶
的
歌

星
一
起
演
出
，
可
謂
空
前
絕
後
。
即
使
今
天
被
譽
為

﹁
四
大
天
王﹂
之
一
的
郭
富
城
，
正
如
他
自
己
在
是
次

演
唱
會
中
所
說
，
他
在
一
九
八
五
年
只
是
在
譚
詠
麟
演

唱
︽
愛
情
陷
阱
︾
時
的
一
名
舞
蹈
員
而
已
。
我
們
都
追

憶
美
好
時
光
，
如
花
美
眷
，
以
為
還
似
舊
時
遊
上
苑
，

渴
望
重
溫
花
月
正
春
風
，
可
惜
現
實
卻
是
似
水
流
年
，

物
是
人
非
事
事
休
。
一
名
歌
唱
者
能
夠
在
台
上
唱
了
四

十
年
，
還
能
受
到
這
麼
多
人
歡
迎
，
已
經
值
得
報
以
掌

聲
，
不
應
再
要
求
客
觀
條
件
難
以
做
到
的
希
冀
了
。

對
，
郭
富
城
，
他
當
晚
的
一
曲
︽
狂
夜
之
城
︾
掀
起

高
潮
，
叫
觀
眾
禁
不
住
尖
叫
。
動
感
和
勁
力
在
香
港
式

的
演
唱
會
原
來
真
的
那
麼
重
要
。

演唱會的追憶 演藝
蝶影
小 蝶

■責任編輯：陳敏娜 2015年3月6日（星期五）

■人們愛在元宵節做蘿蔔燈。 網上圖片

■ 《仙樂飄飄處處聞》50年前
的宣傳海報。 作者提供


